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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物形象分析 

第一节   对“老一辈”华侨人物的形象分析 

         

中国与泰国人民交往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两汉之际。华人大

规模移居泰国是始于四百年前的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曾留下部分随员定居泰国。

到了清末民初，由于国内战乱频繁，大批华侨纷纷到泰国谋生，再加上十九世纪

末随着拉玛五世朱拉隆功（1868-1910）改革的深入，泰国需要更多劳动力，中

国沿海地区，特别是潮汕地区的人民为了谋生大量流入，掀起了一个移民潮。到

一八九零年代，平均每年有十多万中国劳工进入泰国。早期寄居泰国的移民多是

出外谋生的劳动人民，他们当中鲜有知识分子，大多数漂洋过海来到泰国谋生的

华侨拥有的唯一财产就是一张草席、一个枕头，他们凭的就是中国人吃苦耐劳、

勤俭节约的精神和潮汕人特有的精明头脑，才在异国他乡生活了下来，这一代创

业人在《三聘姑娘》中有着详细的描述，以“兴记头”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形象

活生生地展现在作品中，可以说他们代表了第一代华侨在泰国的生活历程，他们

中有的靠自己的努力发了家，建了业，却并没有得到子女的认同和尊敬，产生了

对传统思想的疑惑和思考；有的身居异地，过着艰辛的生活，最终客死他乡，留

下了对命运的思考；还有的梦想通过投机倒把的方式发大财，赚大钱，最后却走

向了失败„„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泰华社会老一辈华侨心路历程的缩影。 

早期的华侨大多经历了一个艰苦的创业过程，书中列举了两个人物：一个是

“兴记号”老板----“兴记头”，刚到泰国时，他只是一个染绸工人，省吃俭用

的他在“做后生人时，拼生拼死，一个丁凉水也不敢喝，俭生俭死，才开成了一

家纱布铺”，有时候他心里也“真想干几顿酒楼”，但是“钱艰苦赚啊，终是花

不出手”，他怨只怨“自己出世着个阿父无钱”。不管多么艰辛，多么困苦，幸

运的是，他最终还是在三聘街立住了脚，并且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另一个是就

是“老座山”，虽然他是“三聘街”一家生意更大更兴隆的商铺——“李合隆”

的主人，虽然他的商铺现在在出入口、金行、洋行、银行等都有股份，是个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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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族。但是十年前，他的商铺也只是一家只有一间铺面的洋杂店，当年他家的

大儿子向“兴记头”的大姑娘求婚时，因为地位卑微，“险些吃了‘兴记头’的

扫帚头”。他们都是辛苦创业的典型，作品中虽然没有详细介绍“兴记头”和

“老座山”发迹的过程，但是从后面他们“守财奴”式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猜想，

他们一定是勤奋努力、俭而又俭，才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的。作者之所以避重就

轻，没有详细描述他们的发家史，目的就是想要探究这些所谓的老一辈“成功”

华侨，在泰国社会立足之后，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思想历程，他们受到出生地国、

居住地国以及当地华人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少？他们对待家庭、对待妻子、对待

儿女的观念到底是怎样的？ 

笔者想就上述两个人物与《家》中的高老太爷做一个浅显的比较：巴金的

《家》中，高老太爷是迂腐的卫道士和荒淫的纨绔子弟。他以卫道士自居，对子

孙“教孝戒淫”，反对一切新事物；又偏以风雅自命，不但年轻时荒唐，而且在

衰朽之年还玩小旦，娶姨太太。与之相对应的《三聘姑娘》中，我们也可以找到

相似的人物形象，所不同的是，《家》着重记述了一个封建大家庭衰落的历史；

《三聘姑娘》则以一个家庭为主线，通过三个女性的婚姻又牵连到了同在这条街

上的华人家庭，故此，就出现了“兴记头”和“老座山”两个分担主次角色的

“高老太爷”，这一处理使得整体形象更加饱满，更加具有代表性。但是，作者

又抓住了“高老太爷”的地方特色和历史真实，即华侨早期到海外谋生及创业的

经历，所以他们二人并不是像“高老太爷”那样，一出生就做了封建大家庭的

“公子少爷”，而是像千千万万来泰国谋生的华侨一样，一出生就受到了生活的

煎熬，故此，他们身上还没有纨绔子弟的荒唐。但是，他们毕竟是旧中国封建思

想的承继者，在“五四”新文化思想还没有传播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他们已

经从潮汕地区，背井离乡来到了泰国，他们没有受到先进思想的洗礼，就进入到

了泰国----这个已经被西方思想和文明侵入的国度。比起“高老太爷”，他们并

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封建思想的卫道士，但是他们毕竟是“高老太爷”的后

代，迂腐、守旧的封建思想一开始就被种植到了他们的脑袋里，所以一旦条件成

熟，在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后，就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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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思想中的父权、夫权、族权在这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挥，这一点与高老太

爷在那个大家族中的威严可以相“媲美”。“兴记头”是“兴记号”这个“小王

国”中的国王，他对大女儿宝珠和她的母亲颐气指使，尽情地“享受”着他的权

威：宝珠的母亲是一个来自中国、安分守己的老式妇女，与丈夫白手起家，在泰

国艰苦打拼，是“兴记头”的糟糠之妻，但是“兴记头”在发家后，不但没有感

谢同甘共苦的妻子，而是娶了小妾，并且默许小妾挑衅、欺辱他的结发之妻，最

后导致妻子抑郁、伤心而死。“兴记头”把妻子看作是自己的私人物品，看作是

没有感情的物品，婚姻对他来说只是用来“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婚姻中拥有主

导权的只有男人，男人才可以掌控婚姻和家庭，这就是封建社会夫权思想在“兴

记号”淋漓尽致的表现。在妻子死后，他唯一能够发威的对象就转到了大女儿宝

珠的身上，从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不识字的“兴记头”感觉到他需要

一个帮忙查理账簿的心腹，于是就让宝珠去读书，宝珠于是就凛尊父命，孜孜不

倦地用功读书；在 15 岁小学毕业的那年，宝珠又接到了父亲的“圣旨”，命令

她退学，理由是女孩子 15 岁便是成人，不宜在外面抛头露面，宝珠于是就顺从

地退了学。“兴记头”甚至不许女儿到门口去张望一下，不许女儿和下级的店员

交谈，更不许女儿单身随便外出。这些行使所谓父权的行为比起高老太爷，有过

之而无所不及。无独有偶，“老座山”的威严在他儿子大荣的婚礼风波中更是表

现得淋漓尽致：他这个“卫道士”“秉承”着门当户对的传统思想，致使他的儿

子大荣爱上了一个地位低下的女人，却了解父亲根本不可能接受这个女人，所以

只能选择秘密结婚；而当大荣已经风流成性，准备要和“门当户对”的秀珠结婚

却还和那个女人保持着婚姻关系的时候，“老座山”并没有对儿子的行径进行斥

责，而是责怪秀珠和她的父亲看重他的财产，在婚礼的当天解除了这门婚事，扬

言一定会为儿子找一个比秀珠好一万倍的女人。他这个李氏家族中的“封建君

主”，可以任意控制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命运，致使他的下一代已经在这种桎捁中

扭曲了灵魂。 

荒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想的又一个具体表现。纳妾在封建社会

中是男人地位的象征，嫖妓则是所谓风雅的表现。“兴记头”发家后，在纱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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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有了一席之位，在三聘街中建立了一个富裕的家庭，他认为天下全是他一个

人打下来的，为了保住得之不易的地位，像当时侨社中很多有钱人一样，他也娶

了妾，娶妾对他来说就是为了要显示他的一国之尊，显示他的身家和地位。就像

他自己对女婿大荣说的那样：“有钱人三妻四妾原是常事，大荣有本领要娶多少

位，我不敢反对，„”与高老太爷不同，“兴记头”娶妾不但是考虑到社会地

位，他还有一个经济地位的考量，那就是要更好地经营他的“兴记号”。而出身

商业家庭，精明、狡猾的小妾可以为他带来裙带关系、带来更多的财富，所以

“兴记头”不顾结发之妻的哀怨，宠爱这个能够让他更加飞黄腾达的小妾，他这

个“国王”的地位也就越加得到了巩固。作为作品的辅线，“老座山”的妻妾虽

然没有被提及，但是作者巧妙地使用了秀珠和大荣两个人婚姻风波这个高潮点，

让人物展示出了自身性格，即他视女性为没有感情的货品，是生意的一部分。 

老一辈华侨人物的思想理念大多来自于腐朽的封建旧思想，他们反对新事

物，遵循着一切他们认为正确的伦理道德。“兴记头”把二女儿和儿子送去洋文

学校读书，并不是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而是完全出于生意的考虑。本质上，

他是否定西方文明的，他一直对二女儿的行为报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对于他唯一

的宝贝儿子绍基，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他可以在别人面前责骂儿子好吃懒做、游

手好闲，却对儿子的行为听之任之，在钱财上听之放之，再加上因为西方物质文

明的熏陶，华侨商业社会的买办性质的形势，儿子和二女儿成了他和洋人打交道

的心腹助手，他这个做父亲的更是无话可说了 ，他的纵容最终导致了绍基因为

强暴少女被关进了监狱，秀珠的婚姻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两件事的发生，使得

“兴记头”受到了精神上的双重打击，然而，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认清自身

的错误和责任，所以，当大女儿宝珠来和他商量与黄勉----“兴记号”过去的心

贤（潮州方言，指记账员）的婚事时，他震动万分，他不敢相信这个一向唯命是

从的女儿会来和他商量事情，而且是终身大事，他感到世道真的变了。在他弄明

白女儿真的要和他商量自己的婚事时，他第一时间就问黄勉现在在做什么事，当

他得知黄勉只是一个机器技师时，他马上又愤怒地大拍桌子，说道：“我反对！

他这种人不配做我的女婿”。虽然有了二女儿和儿子的惨败教训，“兴记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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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固守在他的旧眼光、旧思想中，与高老太爷一样，他还是不能接受新事物，他

不能允许自己的女儿嫁给这种地位低下的男人，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下

人”。他固执地认为，他是在保护宝珠，是对自己的女儿负责任，西方“文明”

已经害了二女儿和儿子，他认为是行不通的，所以只有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

道德和方法来行事，才是最妥当的。受到打击的他甚至破天荒地对宝珠说出了很

有人情味的话：“阿爸何尝不为你的婚事操心呢？阿爸也知道你是应该有一个婆

家才对。……阿爸先慢一定替你找到一个好婆家！宝珠，听阿爸的话，你平素不

是很听话的吗？” 然而，“兴记头”毕竟不是高老太爷，在他的三女儿声情并

茂的劝说下，他终于受到了感动，他觉得两个女儿的话“没有错”、“有充足的

理由”，“他的心里信服了”，最后他竟然默许了宝珠的婚事，并且请黄勉派去

的媒人喝茶、吃糖。他最终还是向新思想低了头，这也正说明了，相较于封建主

义和制度在中国本土的根深蒂固，泰华社会中残存的封建思想和毒害，在西方思

想和“五四”革命思想的冲击下，已经渐渐失去了根基，并逐步走向灭亡。 

《三聘姑娘》之所以被称为泰华文学史上的一篇巨作，是因为它从某种程度

上真实地反映了早期华侨华人在泰国生活的状况，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时代特

色。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广阔、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中间当然有“兴记头”、

“老座山”等所谓的泰华社会的“上层人物”，同时也有其他各层次的人物形

象。基于主题思想的考虑，对于那些辛苦打拼却生活艰辛的下层人物，作者并没

有用笔过多，甚至没有详细的描述，但是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肯定的，这一点从

作者对其下一代子女的性格描述中就可略知一二：作品中唯一两个男性正面形象

----张明翰和黄勉，都来自家境贫寒的家庭，其中在宝珠保留的“毕业同学录”

中，作者特别提到张明翰的父亲是“一个小贩”，然而正是因为贫寒的家境，使

得他们二人都奋发向上，最终做了对社会有用之人。可以看出，作者对他们都寄

予了厚爱和期望。（笔者将在下一节对这两个人物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 

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曾经提到泰华社会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并发生了与

中国相异的社会变革。这一特定的社会形态反映在作品中，就形成了相应的人物

形象，那就是那些被西方文明冲昏了头脑，一心想要富有，想要暴发的人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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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人所使用投机倒把的手段注定让他们走向失败。作者借用一个典型人物，

真实地再现了特定时代下泰华社会部分人群的丑态。这个人物就是“兴记号”二

太太之胞弟，被街市人尊称为“舅爷”的阿茂。作者使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专门

向读者展示了这个人物形象，深刻挖掘了这类人思想变化过程：因为阿茂的胞姐

就是“兴记头”的宠妾，他因此也做上了“兴记号”的廊主（潮州方言，意为老

板委任的商行或厂家的主事人），狡诈、奸猾的他，凭着在商场上多年的人情关

系，做起了投机生意，有时候还干一些走私的勾当，在朝鲜战争时，他囤积货

物，没想到大战打不起来，货物大跌特跌，很难出手。他偷偷和别人合伙做了一

批“乌土”（潮州方言，指毒品），也最终“破了水”（潮州方言，指事情败

露）。作者特别提到，在投机生意上他和二姑娘秀珠搭线，秀珠为他牵线做了多

桩交易。因为本人的资本有限，但是却急于暴富，又有着很大的野心，因此就开

始走旁门邪道，利用他的特权偷偷挪用“兴记号”公款，商家买现款的货物他骗

说是赊账，收了商号的现款他骗说是期票，想尽一切办法钻空子，但是却屡遭失

败，最终侵吞了“兴记号”十二万铢现款后逃之夭夭，去了香港。通过这个人物

形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当时的社会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一方面他为西方文

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痛心，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批判这一思想，意

在唤醒民众认清社会状况，虽然身处异国，饱尝作为边缘人的异常艰辛，但是积

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永远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第二节 对“新一辈”华人子女人物的形象分析 

在泰国出生的华侨华人的子女就是笔者所提到的“新一辈”人物，也可以 

称为“第二代”华人。他们虽然身为炎黄子孙，但是由于大至社会背景、教育背

景，小至成长背景、家庭背景的不同，使得他们如同散播到各地的种子，在不同

的土壤和环境中成长，构成了不同人格、不同思想的人物类型。笔者试着把这些

人物分类，并对其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比较。《三聘姑娘》是以三个女性的命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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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章的主线，笔者将在下一节对这三个女性人物进行详细的分析，本节只就作

者在作品中提及的四位主要男性人物----“李合隆”的“三舍”（潮州方言，意

指少爷、公子）李大荣；“兴记头”的儿子绍基；“兴记号”的旧心贤（潮州方

言，意指记账员）黄勉；新心贤张明翰作一些分析研究。 

“新一辈”华人子女的生长环境是相对宽松的，泰国政府对华侨第二代采取

宽容的政策，使他们从出生起就成为了合法的泰国公民，然而同时政府也不断地

关闭中文学校，强迫他们学习泰文，这一点作品中也多次提及：兴记头”的二女

儿和儿子刚读了一段时间的中文书，“学校就被封了”；张明翰也曾经告诉宝珠

在她“离开学校后不到一年，学校就都停闭完了”，故此他们被强制性地融入了

泰国社会，他们没有父辈们对生活和前途的忧虑，再加上父辈们的艰苦打拼，到

了第二代，他们有了一定的心里归属感和对所在国的认同意识。然而，作为一个

生活在泰国的特殊群体，还是有异于泰国本地人的，一方面他们受到了中国传统

家庭的影响，从小就接受了中国伦理道德的标准；另一方面，因为与泰国人的接

触、融合，使得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了泰国传统社会，同时，西方文明对泰国社会

乃至华人社会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身份认同上，使得一

些人在封建旧思想和西方文明的双重影响下，扭曲了心灵；而另一些人，虽然身

处困境，却始终对社会对自身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积极向上，努力奋进着。 

绍基和李大荣都是三聘街的纨绔子弟，受家庭和泰华小社会的影响，他们身

上既有着《家》中克安和克定的荒淫，又因为三聘街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受过“洋

教育”的缘故，使他们染上了崇拜金钱和享受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作者对

这两个人物的刻画生动鲜明，特别是李大荣这个角色，因为他与另外一个女主人

公秀珠存在着恋爱和准婚姻关系，故此，作者力图通过他和秀珠错综复杂的关

系，揭示了人物内心复杂的世界。对李大荣的描写集中在两个高潮，一个是华裔

商业巨商举办的游园会上，李大荣首先以“开着一辆一九五五的新款‘标域’，

穿着夜礼服，打扮得很入时，长得很高大，很有一个外国青年的绅士派头”而出

场，进而作者写出了一段大荣和秀珠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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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十年前，我大哥也曾经托媒向你大姐求过婚。” 

   “结果怎么样？” 

“结果去说亲的媒人，险些吃了你父亲的扫帚头！----是什么原因，你

知道吗？” 

二姑娘摇了摇头。 

     “因为那时候，李合隆不过是在越三振一家只有一间铺面的洋杂店。现

在呢？出入口、金行、洋行、银行都有李合隆的份了！”大荣说到这里突然

哈哈大笑，笑得很出奇，是得意还是讽刺，令人捉摸不清，然而二姑娘却也

陪着大声地笑了起来。 

笑罢，大荣又说道： 

     “现在呢，我的大哥已经绿叶成荫子满枝了，你们的大姑娘呢，依然是

小姑独处犹无郎。----现在她该有三十岁了吧？” 

   二姑娘又点了一下头。 

  大荣又好像引起回忆地说： 

    “那时候，大姑娘的名声呀，红的发紫！生得漂亮，知书识字，会打算      

盘，又会记账，这样的女人三聘街那时候能找得几个？----可是现在呢，

唉！青春不再！人老珠黄啰！” 说到最后，他摇头慨叹了一声，又把手一

摊，表示了没说出来的话：“一生什么都完了！” 

  二姑娘听了沉默着。 

    “平心说一句，你父亲不好，要求这，要求那……这哪！好比货物一样，

抬太高价了，一定难出手，结果呢，失去了时机，不放在货仓里发霉才

怪！” 

 

通过上述谈话，我们不难看出李大荣金钱至上的思想，女人对他来说也只是

一种货物，是可以待价而沽的。然而他的这些思想正是来自于“生活”，正是因

为现实生活中的实例，才教会了李大荣正视现实，才让他明白了没有钱就没有地

位，没有地位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他认为“兴记头”对自己女儿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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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好的，理由就是没有瞅准时机把女儿卖个好价钱！正是因为他在三聘街的耳

濡目染，才使得他产生了这些荒谬的想法，使得他凭借自己家世的显赫，随意玩

弄女性。在游园会上，未婚妻秀珠在场的情况下，还去追逐一个有名的交际花，

并引来了一大群摩登的娘儿们，与她们打情骂俏，闹成了一片。 

“自由”与“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是针对封建制度提出的

一个进步要求，其实质是要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对《家》和《三聘姑娘》中的城市青年来说，恋爱和婚姻的自由似乎是他们最急

于追求、最关乎他们生活的一个理想。但是，对恋爱“自由”的曲解也是作者担

忧和批判的一个话题，这一点在描写大荣这个形象的另一个段落中形成一个高

潮，那就是他和秀珠的婚变：秀珠在结婚前一天知道了大荣已经秘密地与一个女

人结了婚，并且还有正式的婚姻登记证。因此，在结婚的当天上午，秀珠约大荣

出来，质问他昨晚为什么彻夜不归，大荣狡辩说：“我的女朋友会多了一点，但

这也不过是交际场上平常免不了的应酬，…这正像你有很多男朋友，我并不以为

奇一样”，“我们彼此应该互相尊重各人的自由，只要我们彼此都忠实爱情，信

任爱情，什么误会都无从发生”。大荣所谓的“自由”和“爱情”就是对女性的

一种玩弄，对感情的不负责任。他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才是爱情，因为他并不懂

得尊重女性，他用一顶冠冕堂皇的帽子，来掩饰其“荒淫”的本质。然而，李大

荣并不是高老太爷的子孙，他毕竟生活在充斥着资产阶级物质文明的三聘街，在

某种程度上他也接受了“平等”这个概念，因为他可以接受未婚妻“有很多男朋

友”，而且他强调彼此要“互相”尊重。就这一点来看，大荣似乎已经比克定和

克安“进步”了许多，然而这也正说明了泰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不

彻底性，可以说它是站在封建旧思想的立场对资产阶级新思想的一种自我阐释。

因为大荣所谓的“恋爱、婚姻自由”是离不开三聘街中“门当户对”的传统观

念，离不开其父“老座山”的封建家长制作风的。李大荣喜欢一个没有地位的女

人，但是却怕父亲反对，所以才秘密结婚。当“兴记头”请来办理结婚登记的县

署工作人员，逼迫大荣当场签结婚证书时，大荣的心里只考虑到“这些事如果让

父亲知道了，一查究起来，所有的烂污准会一下子都拆出来的，不知道父亲会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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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严厉地斥责与处罚他”。由此看出，某种意义上，尽享荣华富贵的大荣还是一

个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兴记头”唯一的宝贝儿子绍基是个连大荣也“赞叹”的人物，在“兴记

头”嘴里，他是一个“一天到晚在外面花天酒地乱用钱的不孝子”，回家一趟就

会把家里的佣人阿香顺便拧一下的浪荡公子。比起大荣，他更年轻、更“时

髦”，他会搂着舞女，跳让秀珠喝彩的南美洲疯狂舞曲，开着吉普车到处乱逛，

最终因强奸罪被关进了监狱。作品中描写他的文字不多，然而只言片语已经让我

们看到了比大荣更堕落、更荒淫的“新式”人物，他虽然已经从表面上脱离了父

亲的管束，但是因为是家中独子，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以及在洋人学校接受教育

的背景使得他早就被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作为正面人物形象，作品中还有两个积极上进的青年-----张明翰和黄勉。与

大荣这个人物相比，这两个人的形象显得并不饱满，甚至还有些典型化的倾向。

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对人物外貌的描写上，人物性格和思想更显得有些单薄。作者

这样描述刚到“兴记号”账房工作的张明翰：“他是一个年纪约摸三十岁左右的

青年，…人生得颇英俊，尤其是在两道剑眉下的那一双眼睛，在沉着中时刻闪烁

着一种智慧的光芒”，从一开始作者就难以掩饰地把自己的热情和希望赋予了这

个人物。而作为辅助性角色的黄勉，作者同样寄予了喜爱之情“他圆圆的面庞，

满溢着精神焕发的光采；他结实的体魄，发挥着一股健康的活力”。这两个人物

都来自于贫寒的家庭，但是出身的低微并不能阻止他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积

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张明翰和黄勉先后都做过“兴记号”的心贤（潮州方言，意

指记账员），这种职业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低贱的职业，不但泰国政府不予承

认，而且华人社会也不予尊重，“木盛头”就曾经取笑亲自记账的“舅爷”阿

茂：“大大兴记号，无雇心贤，大大廊主要来包心贤？说出去谁肯相信？笑死街

市人了”。但是从始至终，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张黄二人从没有心生怨气。张明

翰不但自己努力工作，而且还在思想上不断帮助宝珠和珮珠进步。而黄勉也不计

较宝珠曾经因为软弱而离开了他，五年来还一直坚守着这段感情。作者似乎想把

所有优秀的品格都赋予他们，想要使他们成为当代青年的一个偶像，但是这些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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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行为的根基是来自于哪里呢？虽然作品中提及他们都接触到了《家》这部作

品，深知封建思想的危害。但是在到处都充斥着西方物质文明的泰华社会，在人

人都以与洋人接触为荣的三聘街，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才使得张黄二人自得

其乐，做了“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呢？对这方面的剖析，似乎显得不够丰

满。诚然，这两个人物是作者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憧憬，但是因为脱离了现实这个

基础，所以人物形象和作者的理想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并没有从根本上给迷茫

中的青年指明一条人生和生活的道路。 

 

第三节    书中主要人物的形象对比 

巴金的《家》以封建大家庭中的三个青年----觉新、觉民、觉慧，作为主要 

人物来表现反封建的主题，而陈仃的《三聘姑娘》则以泰国三聘街华人家庭中的

三个姑娘----宝珠、秀珠、珮珠为主要人物来表现同样的主题，并且在《三聘姑

娘》中作者反复提到了《家》这部作品，甚至以觉慧、琴等形象作为其主人公思

想和行为的典范。这其中是否有内在的关联？而陈仃是否在写作过程中精心安排

了这种雷同呢？在这一节中笔者想就以上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就觉新这个人物，专家学者们已经作出了很多相关的研究，其中陈思和所

著之《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中就提到“觉

新性格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与没落趋势看得很明白，但

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势力使他无力反抗这种压力，他屈服，苟安，明知是封建

专制的罪恶行径，却但不得不含着眼泪，违心去服从，以求换取个人生活的片刻

安宁”。这也正是宝珠的主要性格，她逆来顺受，完全顺从父亲的意志，不敢有

半点的违背。对于这个人物，与巴金一样，陈仃对她也是抱着同情态度的，但是

作为女性，宝珠对封建制度的罪恶和没落并没有看得很明白，她所哀怨的只是

“二妈”对母亲的欺辱，是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她心里可能清楚是自己的父亲造

成了家庭悲剧的发生；是三聘街各个家庭中父兄的阻挠才使得多位姐妹失去了自

己的幸福，但是因为从小的逆来顺受，她连怪罪他们的想法都不敢有，更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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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她的“苟安”并不是害怕失去她所依附的生活环境，她只是习惯了顺从，

她不知道除了顺从，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觉新害怕革命，害怕失去他在大

家庭中的地位；宝珠害怕的则是失去带给她悲剧命运的父亲，因为这是她在这个

家庭里唯一的亲人，是她的依靠。这其实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两面性：一方

面痛恨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而感情上还留恋就家庭，所以妥协屈从是他们唯

一的道路。 

         陈仃是不同意青年走这条道路的，就像巴金也反对觉新走这条路一样。但

是从《家》到《秋》，觉新的反抗是经历了“由秘密到公开，由间接到直接这样

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他的反抗源自于对受封建思想压迫的兄弟姐妹的同情，同时又想要顺从

封建长辈，所以他是矛盾的，他是从矛盾中走向成熟的；宝珠的反抗则更多的是

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的这种觉醒是通过其他人物的影响来完成的，因为

她本身就是受封建思想迫害最深的受害者，又认识不到施害者的真实面目，所以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是被珮珠和张明翰拉出思想观念和社会交往的狭隘区

域，走出小圈子，步入到社会这个大熔炉里来的。她慢慢地才了解：作为一个女

人，她的命运不应该是被别人掌控的，自己的幸福可以自己争取。虽然最后她在

跟父亲争取与黄勉的婚姻时，还显得那么羸弱，几乎又要妥协，但是毕竟她的内

心已经觉醒了，她已经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作者想要寄语那些被传统旧思想束

缚的泰华青年，特别是那些受压迫的女青年：腐朽的封建思想已经步入灭亡，那

些曾经或者正在绝望中挣扎的女性应该与男性一样，为自己的命运和幸福抗争。           

       《家》和《三聘姑娘》的两位作者都在批判封建制度和思想的同时，歌颂了

民主主义思想，而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都寄托于作品中某一个人物形象上，

通过人物性格和思想表达了他们对旧制度的憎恶和反抗，同时也将对未来道路的

探索寄情于人物的命运之中，试图为社会为民众寻求到一条光明之路。因为叙事

角度的差异，两位作者在人物性别的选择上也有着不同的考虑：中国在经历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知识分子认识到个性自由的重要，同时他们又感到“时

代一下子把他们抛出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思想轨道，把他们抛到思想的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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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使他们本能地为这种独立思想和独立生活所付出的代

价感到沮丧”（《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166

页），所以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着彷徨痛苦的心理，他们是在苦难中努力寻

找自身的解脱之路。巴金作为一个“五四”青年，也是与时代同患难共呼吸的，

他个人的经历就是一种寻求探索的过程，他把自己离家出外求学，对封建大家

族、对大哥、对爷爷的感情等经历一股脑地放在了觉慧这个人物中来完成，让觉

慧重新展现巴金的心路历程，可以说，觉慧就是巴金生活的积累和释放，故此这

个人物充满了生活的热情和感染力，也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而作为一个生活在泰

国社会的边缘群体----泰华社会中的一个知识分子，陈仃的思想更多的是受到

“五四”以来中国民主思想的影响，那时候泰华知识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

集体，再加上泰国政府排华亲美的政策，使得知识分子处于一种思想迷茫的时

期。作为一个洁身自爱的华侨，陈仃渴望堂堂正正地做人，但是社会的黑暗使得

他似乎看不到希望，不知如何反抗那个邪恶的社会，故此，他把一腔热血汇入到

作品之中，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情。但是由于泰国社会受西方文明影响之故，其社

会形态与中国差别较大。在当时的泰华社会中，不但残存着封建腐朽思想，而且

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思想也在青年中广泛流传。陈仃在批判这两种思想的同

时，将自己对个性自由的理解赋予到珮珠这个人物里，让当时的读者对社会、对

自由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珮珠在生活中的原型就是那个提供日记给陈仃的“一

个朋友的妹妹”，一个“天真活泼的十八岁少女”（《三聘姑娘》序，大地出版

社）。珮珠是作者眼中“幸福的四姑娘”，她是新时代的女性，年轻、热情、勇

敢，她与大姐宝珠虽然是同父异母，但是依然同情懦弱的大姐，她认为大姐“太

灰心，消极，悲观了！这种做人的态度完全是错误的！她受了家庭许多压迫，但

是她一点也不敢反抗！她就像漂在水面的那些空纸壳，任由命运摆布”。即使大

姐误解自己的好意也不气馁，主动帮助大姐争取自由；她的思想意识也是属于新

时代的，她不喜欢别人叫她“四姑娘”，因为“姑娘”这个词就代表了一种阶级

观念；她喜欢觉慧和琴，因为她认为自己和琴同是女性，琴就是女性的好榜

样”；她对恋爱和婚姻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爱虚荣的二姐，她这样评价：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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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是自由恋爱，其实完全是一宗变相的买卖婚姻。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

到作者的思想，作者是想通过珮珠之口，让自己的爱憎得到完整的表达。然而，

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即使是生长在新时代的少女，她的思想年龄都显得过

于成熟，试想生活在一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家庭中，并且在西方文明侵入泰华

社会的大环境下，珮珠只读了一本《家》，就会对周遭的一切都可以作出正确的

评价和分析吗？她的思想根基又是来自哪里呢？显然在这一点上作者并没有给读

者一个明确的答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从珮珠身上感受到作者对未来、对青

年的美好希望和鼓舞， 这一点也是与觉慧对读者的激励作用是相同的。 

        秀珠和觉民都可以算作是新时代的青年：秀珠读的是“洋文学校”，觉民也

是一个“英文说得自然、流利”的学生，然而两位作者在他们作品中对这两个人

物却有着不同的性格安排。相对于觉新和觉慧，觉民这个人物的性格塑造并不典

型，他有着与觉慧相似的反抗精神，但是因为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

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故此他的反叛没有觉慧表现得那

样强烈，他与觉慧之间的差别不大，所以并不能理解为觉新、觉慧之外的第三个

典型人物形象，只是巴金对觉慧这类人物的一种补充描写；秀珠却可以理解为有

别于宝珠和珮珠的第三种人物，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泰华社会的特殊形态，即

西方文明对青年在社会和文化心理方面的侵染，就是通过秀珠这个人物来表现

的，而秀珠作为女性又有着特殊的说服力。 

        作者在《三聘姑娘》的序中明确表明他描写的是“封建残余制度压迫下婚姻

不自由的事”，但是他对侵入泰国的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又是持何种态度呢？通

过前面章节对李大荣和绍基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本节所要涉

及的秀珠这个人物，作者则运用了了更多的笔墨，秀珠是受西方教育影响的女青

年中的典型人物，内心里鄙视那些像大姐一样不懂得追求自由的女人，从外貌到

内心她都极力想要做十足的“洋女人”， 她喜欢被别人称为“红毛姑娘”，认

为这就是她最大的骄傲。外貌上，为了表明自己的开放和进步，有别于那些保守

的受封建制度约束的女青年，她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只开屏的孔雀，穿胸部袒露得

不能再袒露了的衣裙，留一头电得蓬卷的短头发，涂鲜红的口红，喷外国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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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行为上，为了表明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表明女人和男人享有平等的权力，她

可以对未婚夫大荣乱搞女人而视而不见，并且以“男人对女人就像蚂蚁见了糖一

定要吃的道理”来解释男人对爱情不忠实的原因。而她自己也成为泰华社会的交

际花，周旋于那些像苍蝇一样围在她身边的男人中间，耍弄手段玩弄他们，享受

着男人作为她的玩物的感觉；生意场上，自诩聪明伶俐，神通广大的她，利用自

己“广泛”的交际，帮助父亲、舅舅，也帮助自己寻找发财赚钱的机会。作者把

一个出生在封建家庭，而受到西方教育影响女青年的心态展现在读者的眼前：由

于从小家庭和社会环境对她的耳濡目染，她认识到大姐宝珠等一些女性悲惨的命

运，极力想要摆脱这种封建思想的束缚，而西方教育和思想似乎让她看到了一条

属于女性的新路，她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新时代的

女性了：她可以像西方女性那样暴露自己的身体，殊不知只是为了迎合男人贪婪

的欲望：她可以可以耍手段玩弄男人，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了他们的玩物：她以为

自己是自由恋爱的婚姻，殊不知却是买卖婚姻的牺牲品：她以为大荣不会像抛弃

别人那样抛弃她，因为她有一纸婚书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殊不知在婚礼的

当天就被大荣和他的家庭所抛弃…她的美梦最后终于清醒了，她一个人悄悄地到

医院堕了胎，这时的她才明白她所追求的金钱、地位和享受都是那么地虚伪，她

所幻想的都完完全全地破灭了。作者是要通过秀珠的遭遇告诉人们，社会的风气

日况愈下，作为青年应该自重自爱，不要在堕落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